盛泽丝、绸、领行业的回顾
许缀石

盛泽乃吴江一隅，是我国四大绸都之一，有“日出万绸，衣被天下”荣誉，称之谓：“丝绸之乡，”向为吴江县的首镇。

盛泽崛起于绸，盛泽之繁荣也是绸，古代是，现代依然是。绸以蚕丝纺织，古代无人造丝，无化学纤维，更没有其他为丝的代替品。盛泽农村不生产丝，所以贩运蚕丝为业的商人，为盛泽的纺织事业作出了贡献，繁荣了盛泽商业市场，成为开创盛泽商业的重要支柱。在盛泽丝绸事业的发展史上，“丝”、“绸”“领”三个行业是繁荣盛泽的三大支柱。三者缺其一，就成不了气候，就不会有今天的盛泽。

丝行在形式上与其他商店相同，有铺面，设店营业。不同之处，丝行不重装饰，不尚竞争，不重宣传，不发广告，设备简单。店堂里只有柜台、搁板、秤，一只高凳，一只榻柜，一只帐桌，一只坐椅，有些行号则还有一只丝橱，仅此而已。

设铺面，就得有招牌，丝行的招牌，别树一帜，非常简单而很有气派，三尺宣纸长条对开，请善书者写上行名，粘贴壁间，其书法则较有功力，无完善书者代书，则干脆不贴店招。民国年间，丝行招牌大都以直条竖写为主，横写者仅十字弄之懋昌丝行、殷家弄之甡记丝行，用纸及其大小与直行招牌相同，惟改直写为横写，自右至左，粘贴在行楣上面，不贴壁间。未贴招牌者乃丝业中范围最大的一家——王升和，新屋落成后未贴招牌。三十年代，土丝已趋没落，但犹有新创丝行，如荷园街阎寿记，庄横头张华奎，均未贴招牌。
盛泽无蚕农，不产丝，所以盛泽乡间无蚕丝，丝商供应织绸原料，满足绸农生产所需，咸来自邻省浙江，一是嘉兴所属的海宁新篁、海盐沈荡以及王店濮院、平湖新丰等处。条份适中，习惯上称之谓“中管丝”，以其产地在盛泽以南，适用于盛泽多种产品，亦称“南路丝”。产于海宁硖石乡间者称“细丝”，但不如中管丝之受欢迎。产于桐乡乡间及石门屠甸寺等处者称“肥丝”。织生货绸要炼熟后纺织，所以织生货绸之机户必须购肥丝使用。使用细条份丝之织物，盛泽习惯于用德清县新市周泉、吴兴菱湖等乡间生产之“尖爪丝”，亦称“西路丝”。吴江本县横扇、庙前、南塘港、大庙港等地区所产之杜丝不预也。原因之一，在丝量少，不够依赖。盛泽丝行不直接收购乡丝，而是向产丝区丝行批购为业。原因之二，本县生产之杜丝，缫制时着重于形式，色泽洁白，成丝后持向盛泽销售，视同珙壁，不让详细检视，且索价过高，事实上却并不适销。因此，虽有时候流向盛泽，数量极微。

丝是富贵商品，丝行是薄利商业，丝行的明显利润为10%，是采取原价进出不同秤的方式获得的旧社会沿习下来有个规矩，开“行”必须要领“行帖”，换一句话说就是纳牙行税。开设牙行都需要先申请经批准，然后才能纳牙行税，经营牙行业务。“行帖”就是纳了牙行税的凭证。“领帖开行”，意味着牙行是受国家管理的，客户要通过牙行，产品才能投向市场。牙行可以不使用资金经营国家所许可经营的商品，收取一笔佣金，佣金不大，原则上不超过10%，丝行就是经营蚕丝的牙行。丝行不同于其它牙行之处，其一是分设上下行，其二是丝行使用的秤有两种规格。上行是专门收购蚕农自产的乡丝，例如浙江省那些生产蚕丝的地区，当地不是产绸区，销耗不了那么些丝，只能售给丝行。这些丝行是要备足资金收购的，称“上行”。上行使用的秤称“六六秤”或“十八两”，比“天平秤”大10%，即银币百元在天平秤上权得七十二——七十三两之间，在“六六秤”上权六十六两，经国家管理衡制机构检定认可准许使用，所以也名“公秤”。盛泽的丝行称“下行”。盛泽不产丝，盛泽丝行专门以销丝为业，向上行批进商品，可以照原价加一笔佣金，称抄庄，也可以重新议价，重新议价使用的衡器也同“公秤”，所以盛泽丝行购进的商品是完全以“公秤”购入的，售出时一律以“天平秤”权重量。丝行业的利润习惯上就定在10%这个档子上了。由于有这一种不成文的规定，盛泽丝行就屈居于下行。

银币百元在公秤上权六十六两，如何在天平秤上权七十二——七十三两之间？我国银币规定七钱三分，自清代至民国未变，而外来的墨西哥鹰洋为七钱三分。此两种银币在社会上是等价流通的，所以一百元可以权七十二两，也可权七十三两，更可权七十二——七十三两之间。原因在此。

丝行对于发展事业的作用，除了便于机户可以就近购丝以外，对于资金短缺的绸农或者本镇机户，还可欠帐交易。旧社会，政府对贫困户根本没有什么照顾措施。贫困户资金短缺无处贷款，丝行就负起这个责任，只要有人担保或居间介绍，就同意赊欠。更大的特点是售价不加， 不起息，直至产品销出后归回，从无中途逼债，最理想的居间者或担保人是领投，所以丝行与领投往往互相依赖。

绸行以推绸为业务，开拓销售渠道，吸引巨资商贾。盛泽号称“日出万绸”，如果没有绸行的大力推销、开拓，即使“日出万绸”，又何能“衣被天下”？当然，绸行的大力推销，目的在于赚钱。但它在绸品流通中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丝行不设铺面，不挂招牌，虽也不重装饰得很讲究排场，大体上绸行皆高楼大厦。独资开设的绸行，则行家合一，设客房，备厨房，更有架役工人、厨师。客人莅临，招待周到，确有宾至如归之乐。合股绸行，虽不与家庭一起，内部排场，大体仿佛。旧社会，巨商出门办货，汇划不便，私营金融机构信用不足，所以不乏携现金莅临。投宿旅店，诸多不便，下榻于办货的绸行，可以安心，因而绸行必须有气派，方能取得客人的信任；必须招待周到，方能使得客人心情愉快。食宿舒服而又不必化钱，客人岂有不高兴之理，这就是旧社会商业上的经营之方。如果化了很大本钱招待客人，结果没有达成交易，这也是难以避免的情况，不足为怪。这一次做了笔赔本生意，下一次这位商人再度到此时，必定会有所报效，作成你一笔足够补偿上届的亏本买卖。经商之道就是如此，此中没有什么行贿受贿，更不必要计较得失，彼此心照不宣，主客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绸行开拓销售渠道，全力以赴就在此！所以绸行与绸的生产者机户，并不直接接触，更无直接帮助，但对于整个绸业的发展则起到重大作用，成为盛泽丝绸业的重要支柱。

绸行的经营方式，一种是代客抄庄，依稀如现在的“代购”。客户辇金来盛，委托绸行收购所需绸品。这一部分的客户主要是广东邦。以广邦客户为营业对象的，称“广庄”。他们根据客户要求的商品规格（包括品种和质量），协商定收购价格，加一笔固定的抄庄费，大体上是5%，代为发炼，义务整理，代办托运等等。“广庄”是绸行业中之大户，首推汪永亨，创建于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战乱初定，与王江泾接壤之新篁市毁于兵燹，王江泾绸市迁来盛泽，汪永亨即于此时迁来。汪氏昆仲众多，业务亦并非广帮一隅，分别议汪永亨敬记、昌记、隆记、成记、信记等。分向西南、长江南北等各地扩展。盛泽整个绸业亦于此时进入高峰时期，除汪永亨敬记、昌记代客抄庄称广庄外，丁人和、源记盛、升记、广昌成、春记正、永昌春等亦皆招待广客，称广庄。绮盛、泰记、保泰、恒余、四大、裕丰祥等则称店货庄，销上海本邦。广庄与店货庄在绸业中属于主要行庄，营业范围广大，资力充足，一律现金交易，当天购货，当日发庄。其他庄口，吞吐量小，资力亦差，仅少数几家有能力发现庄。一般都是每月（阴历）初三、十八发两期庄，每期发30%，由于这些行庄资力差，规模小，接待不到大客商，销售对象都属内地小市镇，业务狭隘，货款也必须赊赊欠欠，并且还得备货待销，因此周转也更加困难。

领投惟盛泽所独有，是三百六十行以外的行业，与正式消费者不直接见面，所以不设铺面，仅租赁庄面上后半间余屋或庄横头一间半间作为接受机户委托代销产品的落脚点，称为“下处”。下处只有柜台、搁板、秤，甚至一间房屋有几家领投挤于一处，设备更简至无可再简，亦无招牌，仅在墙上空白处写了一个字，或者称某记。这个某就是这个领投的称号。例如，这个领户姓王，绸行收购你的绸时号个王字，你这领投就算王家包；如果你的名字叫老三，绸行星给你号个三字，三记就作为你的三家包了。盛泽现在最大的国营吴江新生丝织厂，其起首是篮记领包，太平天国后从王江泾迁移来盛。王明泉先生的老太爷出身于卖香烟及零星食物的篮贩，王江泾郊区机户到盛泽来销售，就由王老太爷率领投行销售。绸行的收购者不问姓名，就号上个篮字，从此以篮为记，后来丢掉货篮做领投，就叫“篮记领包”。

尽管领投属盛泽商业中的三大支柱之一，但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有争议的行业。领投行业跑不出盛泽镇，仅代表绸农及本镇机户销售产品——绸，过一过手。在成为行业以后，规定取手续费（佣金10%），仍是不备资金的没本钱行业。取百分之十的佣金，引起了其他行业的眼红，最表示妒忌者是绸行，于是在绸业与领业间常出现一些麻烦。

盛泽是水乡，处处有小桥。水乡小桥，建筑不固，经常要坍圯，不时需修桥，一般由绸业主持。绸业规定，向领投征收“桥疏”，以备修茸和建桥之用。何处的桥坍坏了，只要向培元（绸业）公所申请，就由培元公所斥资维修，如果某处要求兴建，培元公所同意了也就可以兴建。

征收“桥疏”的方法，按领投经销之绸的成交金额扣0.7%，即成交一百元扣七角，实发九十九元三角，此款按理应专款专用，并由公家保管。事实上并不如此，既不经政府批准，亦无专人保管，而是作为绸行的一笔收入。维修桥梁的费用归培元公所支出，因培元公所有同业的会费收入，又有房租等产业的收入，年年有节余，所以“桥疏”只是各绸行的一笔借名收入。绸行犹未满足，民国16年（1927年）又提出了要扣1.5%，九八五发庄，一百元实发九十八元五角,抹去了“桥疏”各义，迳称“扣水”。领业坚决反对，酿成风潮，坚持上庄不卖绸，结果大打出手。经仲少梅调解，提出折中方案，发现庄绸行九八九扣水，一百元发九十八元九角,欠款行庄仍照旧倒九九三扣水，一百元发九十九元三角，达成协议，成为定例，变成欠帐交易，倒扣利息，明目张胆的大鱼吃小鱼。

其实，领投这个行业的诞生，并不完全为适应绸农需要，领投之所以发展成为一个行业，亦同样适应绸行需要。绸行不设铺面，在未有培元公所，未建庄面以前，机户不知道绸行在何处，更不知道生产的绸价值多少？那一家绸行要收购？绸行亦然，有不知道自己所需的绸向何处去收购的困惑。因此，亦乐于扶持这个领客投行的人，扶植起这个“领投”行业。

旧社会多的是闲散人员，既然领投为社会所需要，从事领投的人也就多起来了。开始时领绸农销去一匹绸，由客给酬，多寡不一，也不计较。成行业以后，产生了竞争性，要使这个行业长期生存，不能永远如此白手取材，必须有所贡献，有贡献然后有收获，要筹备资金，不能做没本钱生意，这是必然的道理。

盛泽织绸业是靠一家一户的家庭手工发展起来的。镇上的家庭妇女在操作家务之余，从事纺织，赚取一些供自己化销的私房钱，同时也得了勤劳的好名声，名利双收，何乐不为。直发展到家家设机，人人织绸的局面。农村则逐渐发展到依赖织绸为生了。农业生产，终年见不到现钱，而农村妇女勤奋操作，织成一匹绸，就可以到镇上换取现钱，买盐买油支付日常家用不犯愁。由此，竞相效仿，以至盛泽近乡到处绸机声。

盛泽绸业的长足发展，将盛泽推上“绸乡”的宝座，实际还是十九世纪的事，也是领投成为行业以后的事。农村经济困难，农民创设绸机不易，即使是从事纺织的老机户，要循环不息再生产，也得想方设法，妥善安排，才能勉强解决问题。丝行、领投是绸农最可靠的依赖者，向丝行赊欠原料——丝，向领投无息借贷周转现金。当然，丝行和领投全力支持绸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赚钱，发展本身事业。

领投在农历新年后的年初四起，开始发放贷款，通过载船主（俗称船驾长）发放，金额由船主决定，先框出总数多少，将款交给船主，带向乡间供绸农借贷。根据情况分别贷给十元、二十元、三十元不等，凡接受贷款之机户，今后生产的绸就必须交由船主委托放款的领投销售。货款不计息，陆续扣回，同时也可继续贷借，如此循环不息，到年终结清。丝行赊欠货款，也同样是陆续归回，继续再欠。如果产品到年底价格不适合而未销出，则此产品要存丝行作抵，明年销出后再结算。隔年结算依然不起息。因此，丝行与领投对待机户可以说是仁至义尽的。

每年正年初四晚上，丝行接接路头，年初五开始营业。新年开称的价格，原则上较上年的收盘价约略昂一些，称之谓“红盘”。红盘不是正式市价，正式市价要待丝行第一批到货的价格才算正式市价。这个定价是根据蚕农手中上年存货多寡来决定的，掌握存货较多，则价必看降，存底较薄，则看价必高。春末谷雨后称“蚕关门”。这时期是丝行的淡季。节届小满，新丝登场，俗称“蚕开门”。新丝的市价，才是本年度的蚕丝正价。这个市价乃根据当年的蚕讯丰欠，以及桑叶价格等核算出来的。不是依据科学，实则还是凭经验第一。

绸市以每年农历二月，由绸行业择吉开庄。开庄的牌价是绸业拟定出来的，称为“红盘”。“红盘”较上年的收盘价为高。因为绸行要抛售上年收进的囤积商品，不肯轻易贱卖，所以必然抛高。在开庄以前的一个月里，大绸行是不收购绸的，下院庄以及有些范围较小的行庄可能添购一些商品，则大体上依据上年原盘略升一些，但也一定收不进多少货。无论在谁手中的存货在开庄前是不愿意脱手的。每年在农历十二月二十歇业（俗称徼庄），二十以后的交易是非正常营业，是多余资金者的趸货。小范围的趸户，翌年及时抛售，盈利是有把握的。如果想囤积谋大利，结果反而蚀本也是可能的事。

丝、绸、领投三个行业是盛泽旧社会的商业支柱，起到过重要作用。抗战军兴，领投首先退出历史舞台，胜利后领投没有复业。丝绸行业虽然还继续存在，经营方式已面目全非，逐渐转变到丝绸工业，由商而工，从销售过渡到生产，织绸、织纱、织布，织化纤。原有的领业从业人员，亦跟随着走上同一道路。解放以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重新整顿，大力发展，现在的盛泽绸业已不是旧社会的盛泽绸业了。本文为回顾盛泽旧社会商业历史而作，仅写了商业的一角，望读者指正。

